
■李增昂
泥河洼曾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土质硬难

犁耙，这里的乡亲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汗
珠子摔八瓣在田间劳作，但换来的还是半年
瓜菜半年粮的苦日子，锅里常年不见油星，
次年春季还常闹饥荒。若遇夏季雨水多，沙
河澧河开闸泄洪，泥河洼秒变滞洪区，庄稼
被淹毁，颗粒无收，甚至连做饭用的烧柴都
没有。虽然国家免收灾区公粮，还会按人头
发些救济款，但家家户户还得勒紧裤腰带熬
日子。

穷则思变。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卖了
三只羊从供销社购回了一个加重型架子车下
盘，请邻居大叔帮忙点着煤油灯连夜组装，
老木匠爷爷则早已伐了一棵洋槐树做好了车
厢，配上这加重的架子车下盘组合成载重大
的“吨车”，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农具。
下雨或农闲不用时，父亲都会卸下下盘搬到
屋里，避免风吹雨淋，倍加爱惜。过了不
久，因表哥想去“拉脚儿”挣钱，就与姑姑
提着点心用自家破旧的“便车”把新“吨
车”换走了。表哥用“吨车”从公社烟站装
上6个共计1200多斤的烟包，送往50公里外
的许昌卷烟厂。没有拉套的牲口，表哥只好
充了驾辕的牛马，全凭脚力。烟包车比表哥
高出很多，表哥弯腰弓背，挥汗如雨，气喘
如牛，一步一步向前，车攀绳在左右肩膀轮
换，留下深深的血痕。表哥还回车子时，“吨
车”已磨损得不成样子。

泥河洼曾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据
《舞阳县志》记载，十九世纪以来，沙河澧河
多次决堤。七岁那年，我目睹了家门口的

“75·8”洪灾，连续三天三夜的大暴雨导致墙
倒屋漏，沟满壕平。年迈的爷爷彻夜不眠，
提着马灯来回巡查自家和邻居的屋檐、梁头
与根基，生怕雨水浸泡土墙发生坍塌危险。
沙河澧河水位暴涨，全村都进入了紧急状
态，男女老少如临大敌，乱作一团，家家生

火做饭，储备干粮，拖家带口，趟水上堤避
难。第二天上午，远处传来声嘶力竭的哭喊
声：“开口子了，开口子了!”沙河南岸河堤崩
塌，决堤的洪水如饕餮猛兽般吞噬了所有的
村庄。举目四望，一片汪洋，村民纷纷投亲
靠友，远走他乡。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党和政府迅速组
织救灾赈灾，工作队来了，医疗队来了，子
弟兵来了。我从没见过飞机飞得那么低，空
地上插着红旗的救灾点，飞机每次都会投下
十多个大麻袋包，里面装着食物及生活用
品。一户人家在外晒着的红被单，也被飞机
误认为是投掷点，引来几麻袋的物资。洪水
退去后，飞机又来喷洒药物消毒防疫，要求
家家户户水缸水井都盖好，锅碗瓢盆封起
来。当地驻军不顾营房被毁，搭建临时帐
篷，启用军用物资，与干部群众昼夜奋战，
很快修复了决口，坚实的新堤上白色硕大的

“河口”二字，无言地诉说着洪水无情人间有
真爱。群众生活稳定后，国家又利用沙河丰
富的水利资源建起了水电站，造福一方百姓。

如今的沙河国家湿地公园，滩涂广阔，
水草丰美，树木叠翠，候鸟云集，成了人们
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举世闻名的贾湖遗址在湿地公园的西
端。距今九千年的先民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
发明了七音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

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
乐器，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在北京国家
博物馆。这个用鹤类尺骨管制作的乐器，如
今仍能吹出动听的音乐，让我们有幸聆听来
自远古的深情呼唤。贾湖遗址出土的稻谷化
石被考古专家认定是原始先民造酒遗物。贾
湖遗址还迎来了高鼻子蓝眼睛及不同肤色的
海外游客，他们或躬身下到坑道近距离观看
先民生活场景的立体呈现，或站在湖边凝视
湖面遥想当年……

北舞渡古称定陵，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
历史。北舞渡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十八年(公
元1753年），为秦晋巨商看中北舞渡水陆交通
便利商机无限而筹资兴建，是联谊招商纳贾
之所，也是当时豫中主要的商业集散地。会
馆彩牌楼匾额“浩气英风”四个鎏金大字，
为清代书法家孔广脉所书，背面有“忠肝义
胆”四字。牌楼无言，诉说一代繁华；水旱
码头，见证无限商机。及至天明，人们自然
少不了喝一碗汤鲜肉烂、酸辣爽口、回味无
穷的北舞渡胡辣汤。回味中，背后的沙河码
头已朝阳生辉，船桅林立，鼓帆待发。

舞阳农民画是这片热土滋养出来的艺术
奇葩，画风淳朴，贴近生活，展现了充满乡
土气息的风情画卷。

从泥河洼到国家湿地公园，美丽了乡
村，惊艳了时光。

从泥河洼到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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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邢利鹏
曲从俊是一位作家我早就知道，作品产量

还颇丰，但他的作品我却几乎没有认真拜读
过。一是因为文人老病，我觉得大学者都在古
代，好作家都在远方；二是因为我认为他这人
太有趣，其文不如其人的概率极大。于是我带
着怀疑的态度，仔细通读了曲从俊的几篇作品。

果不其然，他的文字同其为人大相径庭，
简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生活中的曲从俊，积
极乐观，幽默诙谐，素有灵气而又不失稳重；
反观他的小说，往往布局狡狯，沉脉伏线，令
人不通读精思就难窥旨要；立意深沉，每篇都
带着某种“问题”构思——有些问题他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有些仍有留白，却也让人忍不住
释卷沉思。他的遣词造句倒是我一贯推崇的风
格，平实朴素，乍看似乎激情不足，过于冷
静，其实，正是出于这种冷静，让人细读后方
能感受到一种理智的张力——好作者的人格必
然是感性的，文字却不必感性。古人论诗，有
格有境，讲究“吐词含章，俱臻神妙”，讲究

“不著一语，尽得风流”，这些理论置之于小说
似乎同样适用，而曲从俊的作品还没有达到这
种高度。泛读过后，他想让我谈谈感受，挑挑
毛病。斟酌许久，我用了一个取巧的评语：似
非而是，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说的是感受。熟悉曲从俊的
读者，第一眼看到他的文字时，大约会产生这
样一种疑惑：“这莫不是托名代笔吧？”因为狡
狯、深沉、冷静这些文字的特点，和乐观、幽
默、灵秀这些为人的特点完全不合。不过细品
之后，还是能找到文与人的共同点。其作善于
立题，比如《全城暗恋》《情感虚构》《我像雪
花天上来》几篇，单看题目就很抓人——这已
不像小说题目，更像是电影了。好题目该当如
此，寥寥几字，既有信息容量，又有“包袱”
待抖，使读者知其意，不能指其体。这个长
处，应该得益于他的生活。他平时谈话就极擅
归纳提炼，无论说到哪个话题，最后总有一句
贴切妥当的歇后语或比喻句，天知道都是哪里
学来的。其作描写细腻。他绝不肯“写意”，就

连寻常的环境描写也要用“工笔”。如写麦田，
有人写来总是“一望无际的碧绿麦田”，而曲从
俊笔下是“播种不久的麦苗已拱出头，像针
尖，将大地染上一抹淡淡的绿，这绿意享受着
乡间的宁静，也窥视着外来的我”。一个“拱”
字何其传神精炼，形象与生动兼具，而“窥
视”二字，又融景于情，无须细说，“外来者”
的距离感顿生。其他如“当消息炸进耳朵时”，

“炸”字精警，堪称炼字典范。
“似是而非”说的是小说技巧。曲从俊主

要写中短篇小说，题材上偏重伦理——当然其
他类型也有涉及，但还是以伦理或情感为主。
这类小说好写，因为素材极多；也难写，因为
难以推陈出新。他的作品有一部分不算新鲜，
比如《我为谁而等待》《远方没多远》，优点是
扎实，缺点是过于扎实。这是典型的传统式小
说，从立意到结构都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真
正能跳出樊笼、另立窠臼的是《情感虚构》《我
像雪花天上来》《如影随形》等。这几篇小说选
题新奇有趣，叙事技巧也有颠覆性的转变。其
实，越优秀的作者越不能完全掌控笔下人物的
轨迹，谋稿前确应胸有成竹，却万万不能按照

“成竹”来写，否则难脱匠人习气。在我看来，
曲从俊的 《我像雪花天上来》 是脱离了匠气
的，里面的副主角冯楠，小说中占的篇幅很
大，却从不用正面描写和第一视角，她象征着
人们的向往——生活总有这么一类人，未必完
美，未必正确，却总想让人学一学、比一比。
这种“化实为虚，间实间虚”的手段，文学史
上也曾有最辉煌煊赫的范例，那就是 《红楼
梦》。当然，《我像雪花天上来》 不过两万余
字，无论从体量，还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
可能同《红楼梦》作比较，但曲从俊有意或无
意的采取这种创作手法，不能不说是一次极为
成功的尝试。

路漫漫，作者需要在创作的旅途中上下求
索，而读者也需要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发掘。
读了他的作品，我更加想针对他的内心世界进
行一番索隐和探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以他的
作品为契，看看别样的世界，认识有趣的灵魂。

似非而是 似是而非
——曲从俊小说作品浅谈

■曲从俊
在杨村，大家都讨厌牛爱良。
他今年六十八岁。这些年，他一没做过违

法的事，二没占过别人便宜，可村里人就是烦
他，背地里都叫他“老不死的”。老牛头到底哪
里惹他们了？这恐怕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那年，他老婆桂花突发脑溢血死了，闺女
翠梅在省城工作，家里只剩他一人。德全推门
进来，笑道，叔，在家养神哩。他看到德全，
还是那张糊满笑的脸。他挺烦。

德全掏出软云香烟，抽出一支让过来，他
扬了扬手中的旱烟袋，没有接。德全笑笑，
说，还是嫌劲儿小不够壮？他说吸不惯。德全
把烟叼到嘴上又说，叔呀，你这日子过哩，真
让人眼气哟。他慢悠悠地说，有啥眼气的，老
不死的一个。他用了村里人对他的称呼。德全
颇有意味地说，叔，看你说的，你多得劲，吃
穿不愁的。他笑而不语。德全弹掉烟灰儿，又
说，要是还嫌不得劲，那就去城里，到俺翠梅
姐家去住，过过城里人的生活，美气地很哩。

翠梅是他的骄傲，村里头一个大学生，毕
业后留到省城，也嫁给了省城里的人。那时
候，所有人都认为老牛头肯定要去省城享福
的。没想到，无论翠梅怎么劝，街坊邻居磨破
了嘴皮子，他就是倔着不去。

要说，他去不去省城享福，跟村里其他人没
关系。偏偏，他在杨村没闲着，做了些惹乡亲们
气愤的事——像光辉在外面打架，大老远跑回村
里避风头，在家刚待一天，警察就将他揪到了公
安局；像全安偷城里的电缆，还没来得及出手就
被抓了；像德全，打着带领全村致富的旗号，鼓
励外头回来的建国修建砖窑，结果刚把地平好上
头就来了人……这些都是他实名举报的。别人求
他、磨他、骂他、恐吓他，他软硬不吃。于是大
伙儿开始恼他、恨他、骂他、不理他，但拿他也
没办法——他的女婿已经官至处级。与其他人不
一样，德全是现任村支书，不仅要理他，还得想
法子团住他。

德全来找他是为了铁蛋搞养殖业的事儿。
他当然清楚，铁蛋好吃懒做，是不会干出什么
正经事儿的。德全晃晃身子，说，我是支书，
人家想干事我得支持，可铁蛋这货心老渴，说
院子场地太小，他想在村西头地里弄个养鸡
场。我一听就火了，那样是违法占地，就教训
他，说想致富是好事，但不能违反上头的政
策。后来他又缠了我好多天，可怜兮兮的，我
心软了，想着他外头欠那么多钱，怪不容易
的，就想网开一面，帮帮他。

他睁开眼，将旱烟杆向前撺撺，磕了磕烟锅
儿，烟屑溅了一地，仿佛想说的话也被磕碎了。
德全掬起笑脸说，叔，你说，咱帮不帮他呢？

他笑了。那笑，痴痴的，被深深地埋进皱
纹里，长叹一声，从嘴里弹出两个字：滚吧。
声音柔柔的，轻盈得像空气，不过，当这轻柔
声音弹到德全脸上时，却变成了晴天霹雳。德

全嘴唇砸巴两下，没说出话来，起身便走。
老牛头就是这么古怪。
德全刚才碰了一鼻子灰，气呼呼走了。刚天

黑，铁蛋就来找老牛头，请他做技术指导，赔钱
算他铁蛋的，挣了钱和他平分。这是德全的招
数，老牛头心里清楚，将铁蛋撵了出去。

铁蛋硬干，但是怕他告状。铁蛋就“陪”
他。所谓“陪”，就是他去哪铁蛋跟到哪；白天
铁蛋陪，夜里建国他们几个守在他家大门口。
只要他出门，就有人陪他，任他骂，他们也不
生气。一旦他走出村子，铁蛋就挡在他面前，
掏出明晃晃的切菜刀，刀把冲着他说，叔儿，
你拿着它，砍死我吧，反正我也穷哩没法活
了。说着伸出脖子闭上了眼。看他不理，铁蛋
缩回脖子又说，叔呀，你不砍也中，那就放过
我吧，哪都别去。

我去集上割肉都不中？
你拿钱，我找人帮你买，你缺啥给你买啥。
我串亲戚呢。
我帮你拿东西，你说去哪村串亲戚吧，咱

一块儿去。
这是标准的无赖行为。他警告铁蛋，没

用。他又想找德全出面管管，德全却躲得见不
到人。另一边，铁蛋家的可没闲着，把她两个
娘家兄弟都搬过来了，加班加点建鸡场。眼看
快要完工，老牛头急了，后悔当初没有听闺女
的，在家里装部电话。

当他被“陪”得疲惫不堪时，终于妥协
了，冲一边站着的铁蛋摆摆手，说，铁蛋来，
帮叔儿收拾收拾东西，我走。铁蛋目光中掠过
一道喜色，问他去哪？我陪你。他长叹一声，
说，还能去哪，翠梅那儿，你也要陪？铁蛋不
信，愣了半天，笑道，你就诓我吧叔儿，翠梅
姐来接你老多回了你都不去，这次真走？他说
真走。铁蛋眼珠子转几圈儿，乐呵呵地说，叔
呀，你要真走，我就不陪你了，可你腿脚不
好，得让翠梅姐来接你。他点点头说，中。

第二天，翠梅开车来接他。街坊邻居热心
地帮他收拾东西，该装的东西都已装上车，连
狗都被他带走了。临走前，他还去了趟坟地，
给桂花烧纸，村里人都以为他再不会回来了。

半月后，村西头那棵大槐树下，一堆人蹲
着正吃晌午饭。突然，一声狗吠刺进他们的耳
朵，他们仰起脖儿，循声望去，只见麦田里，
一个佝偻的身影闯进他们的眼帘，在他身后，
是汽车扬起的尘土。再看铁蛋家的，呼地拔起
身子，撒腿就往鸡场跑。可她不知道，此刻铁
蛋在德全家喝得正欢，还有那满满一盆炖柴鸡
儿，已经被他们吃下大半……

归去来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
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
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

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
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
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
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
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
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
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曲从俊，男，1978年
生，河南漯河人，毕业于
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

业，现供职于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国土资源
班学员。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

《长江文艺》《芙蓉》《广州文艺》《啄木鸟》
《大地文学》 等。小说 《我是一只小小鸟》
被《小说精选》转载；小说《永远没多远》
被收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小说十年精华》。

作者简介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2019 年 8 月 14 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
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走进武警漯河支队，邀请市博物馆副馆长、
省文史撰稿员赵永胜以 《抗战胜利郾城受降
事件漫谈》 为题，讲述1945年前后，发生在
漯河大地上的与郾城受降有关的历史事件。

漯河人民谱写壮丽抗日画卷
1944 年 5 月 2 日，日军攻陷了临颍县城。

临颍、郾城、舞阳县城先后沦陷后，富有反
抗精神的漯河人民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暴
行，纷纷奋起反抗。他们有的参加抗日游击
队，拿起武器，同侵华日军进行武装斗争；
有的截军车、抢军械，配合抗日游击队的抗
敌斗争；有的自发行动起来，拿起大刀和斧
头，同侵华日军展开英勇搏斗……涌现出了
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人物。

1944年5月的一天夜晚，支天雷怀揣一把
斧头，与潘勇亮出了城，在城北门外遇到一
辆日寇军车。支天雷发现汽车车厢里只有一
个日本兵，恰好这时汽车上坡、车速减慢，
支天雷、潘勇亮趁机跃上了汽车。那个日本
兵还没有反应过来，支天雷的斧头已经砍了
下去，日本兵应声倒下。司机听到车上有声
音，拉开车门探头后看时，支天雷的斧头又
狠狠地劈了下去，司机也立时毙命。

1944 年 5 月 11 日上午，驻扎在京汉路沿
线的两名日军到老应村逼粮要款。在一户农
家欲行不轨时，被随后赶来的村民逮个正
着，几名村民收了他们的枪，并将尸体拉到
拐子坑边上，用石碾子坠住腰，沉到了深坑
里。第二天一大早，一队日军包围了老应
村，日军又在村内放火，整个村子成了一片
火海。凶残的日军架起机枪，准备将全村群
众全部枪杀时，两架飞机由南朝北飞来，日
军慌忙收兵，数百名群众才得以死里逃生。

抗战时期，郾城一带还活跃着一支扒铁
路、割电线、炸桥梁、截军车，令日本人闻
风丧胆的地方武装，这支队伍就是蔡永令任
队长的郾城抗日游击队。

抗战胜利后河南设两个受降点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

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 月 9 日，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
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
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冈村
宁次双手捧接投降书，签上“冈村宁次”四
个字，然后盖章。

1945 年 8 月 26 日，芷江会议之后，何应
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发布命令，根据当时

抗战国军战区的划分，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
个受降区、100 处缴械点，河南境内有两处。
之后，将河南境内第一、第五战区的受降区
域、受降地点进行了明确划分。第一战区的
受降地点后改在郑州，接收地区包括郑州、
开封、新乡；第五战区接收地区为南阳地
区、许郾地区，受降地点在郾城。

为什么选取郾城作为受降之地？一是日
军第12军115师团于1944年7月在郾城组建成
立，并以郾城为 115 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南
阳、方城、信阳、驻马店、周口、许昌、郑
州等地日军均由此地日军管辖。二是郾城自
古就是战略要地，沙河颍河航运通江达海，
京汉铁路从境内穿过，召陵会盟、郑武公灭
胡、刘秀郾城搬救兵、裴度韩愈郾城讨伐蔡
州叛乱、岳飞郾城大捷、冯玉祥郾城招兵等
等均在此处发生。

郾城受降
1945 年 9 月 19 日，漯河镇像过年一样，

张灯结彩，街道提前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并
开始加强警备。9月20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中秋节，晨曦初露，漯河镇内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戒备森严。

上午8时左右，日军投降代表先期到达山
西会馆（现漯河二中），在旁边等候。10时左
右，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第22集团军司
令孙震和美国顾问等出席受降仪式。日军第
12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步入会场，向中美官
员行鞠躬礼。

受降仪式开始，鸣礼炮18响，刘峙代表
中国和美国顾问讲话。刘峙宣读 《太平洋战
区盟军统帅部降字第1号命令》，大意是，本
司令长官奉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
何应钦一级上将转奉太平洋盟军统帅麦克阿
瑟命令，本司令长官负责中原区 （襄阳、南
阳、许昌、漯河、商丘等地） 鹰森孝军团受
降和接收任务。等因奉此，该军团人员、马
匹、车辆、武装、弹药、仓库、粮秣以及各
种军用物资造册清点，不得有所损坏，此令。

鹰森孝听完后，起立，表示完全接受，
并代表第 12 军及其部属 115 师团、92 混成旅
团和第13警备队等共31560名官兵双手献刀以
示投降，然后在投降书上签字，表示无条件
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后，鹰森孝摘下军

帽，向后连退三步，向主席台连着鞠了 9 个
躬，并把佩挂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
刘峙，以示缴械投降。

接着，刘峙、美国顾问代表相继签字，
接受投降。随后，刘峙等离开会场，受降大
典宣告结束。整个受降仪式进行近一个小时。

修建抗战纪念碑——受降亭
当年，郾城民众为了铭记日军投降这一

重大事件，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耻发奋图
强，自发要求修建碑亭。在第二次汇报会
上，刘峙提出“中国受降乃永垂千古之盛
事，应当勒石记功，以昭久运”。与会人员无
不附声，遂决定筹资选址，建受降碑、亭。
因郾城第一名胜古迹“龙塔古篆”雄伟典
雅，他们遂决定按“龙塔古篆”四方形的保
护亭样式建亭，确定 《受降亭》《抗战祝胜
词》《建亭记》《刘司令长官郾城受降记》 四
篇文章。

此亭或1947年、1948年初毁于战争，或
是大炼钢铁期间被毁，或是“文革”期间被
破坏，或是火车站改扩建被埋于地下。

1982年7月，源汇区文化馆两位工作人员
在火车站等火车时，看到漯河火车站附近的
军供站洗衣池内 （人民路铁路涵洞南边） 放
了几块残碑，主碑上“受降亭”及上下款十
分清楚，工作人员对残碑进行详细调查后，
证实这一块主碑和大半块残碑正是当年受降
亭里的遗物，就立即运回文化馆保存。可
惜，另两块主碑和半块残碑至今还没有下落。

受降亭主碑现在陈列于中州抗战纪念
馆。开源集团又复建了受降纪念广场和受降
亭。重建受降亭，对于展示中华儿女艰苦卓
绝的英勇抗战历史，缅怀抗战先烈的丰功伟
绩，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鞭策子
孙后代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振兴中华有着
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也为民众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武警漯河支队副参谋长卿军说，听了这
场报告，官兵们受到了抗日历史文化教育，加
深了对驻地文化的了解，对激发官兵的练兵热
情，强化强军责任，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随着时代发展，做有文化的军人，才能真
正担当起强军重任，才能实现能打仗、打胜仗
的目标。

重温郾城受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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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聆听的
武警官兵。


